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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苏浙皖边区的硝烟还
未散去。新四军第十六旅的战士们正
摩拳擦掌，准备给盘踞在长兴一带的
日伪军致命一击。此时他们的队伍
里，有一门重武器——从日军手里缴
获的九二式步兵炮。这门在此前3月杭
村战斗中缴获的大炮，即将在长兴战役
中发挥重要作用。

1944 年 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
接到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的指
示：“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
海、杭州周围，使沪杭两城及铁路
线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为贯彻

这一战略，十六旅决定发起长兴战
役，目标直指京杭国道沿线的日伪
据点。

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连夜制
定作战计划。四十八团负责主攻合溪
镇[1]——这里是伪军第一师二团的老
巢，200多名伪军盘踞于此，修筑了
9座碉堡，气焰十分嚣张。

8月23日夜，四十八团悄然逼近
合溪镇。伪军仗着碉堡坚固，机枪火
力凶猛，根本没把新四军放在眼里。
可他们没想到，这一次，新四军手里
多了一张王牌。

24日拂晓，战斗打响。新四军战
士们在机枪掩护下，将九二式步兵炮
推至前沿阵地。炮手调整角度，瞄准
敌核心碉堡——一座用砖石砌成的坚
固工事。“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炮弹呼啸而出，轰然炸响！瞬
间，砖石飞溅，碉堡瞬间被撕开一道
裂口。伪军顿时乱作一团，机枪哑了
火，有人开始溃逃。但战斗并未就此
结束。伪军依托街巷顽抗，新四军战
士逐屋争夺，激战16小时，最终在傍
晚彻底控制合溪镇。伪军残部见大势
已去，纷纷投降。

合溪镇的胜利只是开始。四十八
团乘胜追击，带着九二式步兵炮继续
向白阜据点推进。这里的伪军营长听
说合溪被攻破，早已胆寒。

当新四军将炮口对准据点时，伪
军营长躲在掩体后，偷偷张望。“再
不放一炮，他们怕是不死心。”炮手
冷笑一声，装填炮弹，瞄准据点外围
的空地——“轰！”爆炸的冲击波震
得地面颤抖。这一炮，彻底击垮了伪
军的心理防线。营长脸色煞白，颤抖
着举起白旗，带着全营投降。

从8月23日午夜对合溪守敌发起
攻击，至26日长兴战役胜利结束，新
四军第十六旅共歼灭伪军 4个营约
1800人，攻克25个日伪据点，摧毁
碉堡60余座。而那门九二式步兵炮，
成为此战的大功臣。

新四军用九二式步兵炮攻打合溪
敌伪据点战后，当地百姓奔走相告：

“新四军的大炮，连鬼子的碉堡都轰
得稀巴烂！”该炮1959年由解放军第
二十四军上交，展陈于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兵器展厅。同时，它的故
事，也仍在苏浙皖民间流传。

注释
[1]合溪镇:今属长兴县小浦镇，

曾经是长兴县西北部历史重镇，因合
溪、箬溪等水系交汇得名地。南宋至
明清时期，依托水运成为苏皖山货集
散中心，商贸繁盛。后因陆路交通发
展，水运衰退，合溪镇逐渐衰落，其
区域行政中心地位被小浦取代。

合溪炸碉堡

新四军用九二式炮攻打合溪敌伪据点

湖州城东八里处的升山，是一座
40米高的山岗。1937年冬，山岗上
的草木在寒风中瑟缩。这片看似温和
的丘陵，在这个冬天却被桂军[1]将士
的鲜血染成赭红色——11月下旬，这
里爆发了一场迟滞日军铁蹄的阻击
战，第七军第一七○师副师长夏国璋
用生命践行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
誓言。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爆发后，
夏国璋多次请缨杀敌。9月中旬，已
升任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四师副师长
的夏国璋随第二十一集团军从广西
出发，10月中旬抵达淞沪前线。此
时，淞沪战场中日双方激战正酣，
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上海后立即投
入作战。19日黎明开始，日军在大
炮、坦克的掩护下，向第一七四师
阵地发动强攻。在日军接连数日的
疯狂进攻下，夏国璋部伤亡很大。
后第一七四师奉命转移到苏州江桥
镇、双庙一带休整。

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
大潮在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猝不
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
下。蒋介石于 8 日下令放弃上海，
兵分两路向杭州及南京撤退。日军
见中国守军撤离上海，开始实施追
击。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阻击日军
西犯，掩护部队撤离上海。夏国璋
这时已调任第七军第一七○师副师
长。接到任务后，夏国璋立即率领
一个旅开赴吴兴，在城郊八里店桥
至升山一带阻击敌人。

吴兴扼守太湖南岸，是日军进犯
南京的必经之路。11月18日，南浔
告急。夏国璋率一○四四团星夜驰
援。可当部队行至距离南浔约30里
的旧馆时，侦察兵传来噩耗：南浔镇
已陷落，日军正向旧馆逼近。面对来
势汹汹的日军，夏国璋当机立断，命

全团就地布防，掩护南浔守军西撤
吴兴。日军坦克轰鸣，步兵如潮水
般涌来。夏国璋沉着指挥战士依托
工事顽强抵抗。子弹耗尽后，战士
们便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战壕被炸
塌，就用沙袋重新垒筑，他们一次
次成功击退敌人的进攻，将日军挡
在防线之外。

20日深夜，在敌人飞机与火炮的
联合绞杀下，一○四四团伤亡惨重，
被迫撤往升山。21日破晓，天还未
亮，日军的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泥土、石块裹
挟着弹片冲天而起，新挖的战壕瞬间
被填平。夏国璋向师部汇报战况后，
毅然冲向阵地前沿，不断调整防御部
署，带领战士们阻击不断逼近的日
军。敌机在头顶盘旋投弹，阵地瞬
间化作一片火海，浓烟呛得人难以
睁眼。

正午时分，日军增派炮兵，排山倒
海的炮击让升山剧烈震颤。“现敌人步
炮兵及空军向我阵地猛烈攻击及轰
炸，伤亡颇重，似有不能支持”，夏国
璋再次致电师部求援，但炮火声几乎
淹没了他的声音。即便阵地摇摇欲
坠，他依旧紧握驳壳枪，组织战士们
用血肉之躯构筑最后防线。有的士兵
被炸断腿，仍毅然拉响手榴弹，滚向
敌群；有的机枪手中弹后，身体倾斜
着仍保持射击姿势。

在日军立体攻势的反复冲击下，
连日苦战的一○四四团疲惫不堪、渐
渐不支。夏国璋率预备队且战且退，
试图回占八里店。但狡猾的日军早已派
出部队迂回偷袭八里店，抢先占领了此
地。眼见退路被切断，夏国璋举着手
枪，毅然带领仅剩的战士发起冲锋，却
被日军密集的火网死死压制。硝烟弥漫
的战场上，夏国璋一边持枪射击，一边
大声指挥。突然，日机发动空袭，战场

上子弹四飞，夏国璋被一颗流弹穿透胸
膛，鲜血在军装上迅速晕开，他随即倒
在焦土之上，时年41岁。

夏国璋牺牲的消息传开，全旅将
士怒吼着冲向敌阵。他们没有退路，
身后是需要掩护的十万大军。这场阻
击战持续到11月24日，桂军两个师
几乎全员殉国，但为大部队转移争取
了宝贵时间。战后当地百姓收敛烈士
遗骸时，发现升山的泥土里嵌满弹
片，连草根都被血浸透。

如今的升山早已草木葱茏，旁边
建起了湿地公园。80多年过去，炮火
声早已消散，但每当风吹过树林，仿
佛仍能听见当年中国将士“宁为玉
碎”的呐喊——那是中华民族永不屈
服的回响。

注释
[1]桂军为民国期间广西军阀部

队。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广
西共输送兵员34万人，八年中总征调
100余万兵力。

升山忠魂

夏国璋（1896—1937）

1938 年 初 的 浙 西 湖
州、嘉兴等地，日军铁蹄肆
虐，大小城镇相继沦陷。国
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西撤，留
下的只有零散的游击武装
——有的真心抗日，有的浑
水摸鱼，甚至暗中投敌。

在这混乱局势下，一支
三百多人组成的队伍悄然挺
进吴兴练市镇，领头的是朱
希、汪鹤松。1937年淞沪会
战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
撤退至皖南，朱希（原七十
七团营长）受命组建了游击
队，在浙西开展敌后抗战，
牵制京杭国道两侧的日伪军。

练市镇上老百姓看这支
部队仪容整洁，训练有素，
纪律严明，期待这支部队能
够留下来，打败镇上的日
军。当时镇上的日军不过
200余人，他们没想到朱希

部队会突然出现，稍一接触，便把朱希部
队当成了主力部队，急忙逃回乌镇据点。
首战胜利后，不仅练市居民和四郊农民都
纷纷来慰劳他们，甚至连乌镇的居民也派
人送来情报，请求他们去攻打日军。

朱希心想，要在沦陷区立足，非攻占敌
军据点不可。趁着敌人对情况还不清楚，乘
胜出击，攻下乌镇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当
夜，他派兵潜入乌镇。敌兵不仅力量薄弱，
还十分轻敌。他们以为中国军队绝不敢主
动进攻，防备也很松懈。就这样，在当地群
众的帮助下，朱希出其不意地攻下了乌镇。

附近南浔、严墓等地的伪军被吓得
惊慌失措，派人前来接洽投诚。日军得
知后更加惊恐，急忙出动附近兵力与朱
希部队激战一日一夜，最终不得不引军
退去。朱希部队不仅拿下了严墓，攻占
了新塍，还夺得汽艇两艘、迫击炮一
门、机枪数十支。经此一战，朱希部队
在沦陷区打出了名头。吓得在嘉兴的伪
军来信说：“有饭大家吃。”朱希严词驳
斥：“汉奸饭是不可吃的，也吃不成，
只有抗战才有出路，才有饭吃。做汉奸
是自寻死路！”就这样，朱希部队很快
就吸引了众多人前来投奔，部队扩大至
4000余人，编有5个团、9个直属大队
和1个迫击炮连，成为浙西地区力量较
强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

6月，朱希部队集中兵力，又攻入
南浔，攻下震泽，切断了日军控制的嘉
湖航线。面对如此情景，日军从杭嘉湖出
动大批人马反扑。朱希获知敌人的计划
后，率部从震泽向南迂回乌镇。没想到，
日军这次也是下定决心，打算歼灭朱希部
队。为此，他们夺占了德清辉山、干山、
龙山[1]三个山头，打算围歼朱希部队。

此时，占领三山的敌军居高临下，
且附近河港纵横，形势十分危急。朱希
却镇定自若，他勉励部队士兵，告诉他
们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只要奋勇争
先，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同时，他决
定用上“秘密武器”——部队用日军高
射炮改制成的迫击炮及平射炮！

战斗打响后，部队连发三炮，轰得
辉山塔摇摇欲坠。骄横的日军突遭炮
击，一时惊慌失措。再加上朱希部队士
气十足，战士们奋不顾身，很快就夺取
干山、龙山，辉山之敌也随后自退。

朱希部队一举收复“三山”，成就
“三炮定三山”的传奇，进一步打击了
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浙西军民坚持
抗战的信心。

注释
[1]辉山、干山、龙山：辉山、干

山属天目山余脉的丘陵，地势起伏，为
平原向西山区的过渡带。龙山地处县城
武康东南，是一座突兀于水网平原之上
的孤丘，紧邻余英溪与京杭大运河西
线，虽海拔不高，但相对高差显著，形
成了控制水陆通道的独特优势。

三
炮
定
三
山

1941 年 4 月的湖州西
门，夜色像浸透了墨汁的棉
絮，沉甸甸地压在伪军营房
的青砖上。突然，一道火光
划破死寂，紧接着是震耳的
枪声与伪军的惊叫。这场如
利刃破竹的奇袭背后，藏着
一个29岁书生的决绝——他
叫周少兰，此刻正攥着衣角
在营房深处等待，指甲几乎
嵌进掌心。

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小
学教员，原本该在三尺讲台
上传道授业。可日军的飞机
炸毁校舍那天，他便将粉笔
狠狠砸在地上。转身加入

“郎部”时，他长衫的下摆
还沾着粉笔灰。调到长兴虹
溪区署任区队长后，他腰间
的驳壳枪总擦得锃亮，有人
说那是文人的执拗，只有他
自己知道，那是对“保家卫
国”四个字的注解。

西门外的日伪军特务连像块恶瘤，
盘踞在城西要道，铁丝网缠满碎玻璃，
碉堡的探照灯夜夜扫过苕溪水面。郎部
骨干围坐在油灯下，烟袋锅里的火星明
明灭灭。周少兰突然开口，油灯的光在
他镜片上跳荡，“佯装投敌，里应外合。”

郎玉麟眉头紧锁，周少兰是家中独
子，上有双亲待养，下有稚子绕膝。“你
是独子！”他声音发紧。周少兰却站起
身，军装的褶皱里抖落出一张全家福，

“队长，正是因为有家，才要守住这
城。”他的声音不高，却像夯锤砸在每个
人心上。

1941年春，周少兰“叛逃”的消息
炸开了锅。为让戏演得真，郎玉麟亲手
点燃了周家的老屋。火舌舔舐着雕花窗
棂时，周少兰正站在伪军营门外，听着
身后传来的“汉奸”骂声，镜片后的眼
睛闭了闭，再睁开时只剩一片冰冷。他
没给妻儿留下只言片语，只在离家前
夜，悄悄把儿子的虎头鞋塞进了行囊。

日军指挥部的刑房里，烙铁烧得通
红。周少兰被吊在房梁上，血顺着裤脚
在青砖上积成小洼。“说！是不是郎玉麟
派来的？”日军军官的军靴碾过他的手
指。他咬碎了牙，血腥味在喉咙里弥
漫，却始终只有三个字：“我没有。”后
来汉奸带回的消息救了他——周家已成
焦土，老幼流离，像极了被游击队抛弃
的叛徒家属。

潜伏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他给日
军端茶时要弯腰九十度，听伪军吹嘘

“皇军威风”时要陪笑，夜里还要借着月
光在草纸上画兵力部署图。三个月后，
他终于把标着哨位换岗时间的地图塞进
空心竹竿，交给了城外接头的货郎。

4 月 27 日夜，苕溪的水流得格外
轻。周少兰在营房里故意打翻油灯，混
乱中按约定点燃了三堆火。河对岸，“郎
部”战士如夜行水獭般涉水而来，驳壳
枪的保险栓轻轻划过寂静。他趁着换岗
的间隙，悄悄打开了营房后院的小门，
冷风灌进他的领口，带着熟悉的泥土味。

“打！”随着郎玉麟一声令下，两路
队伍如猛虎下山。一路直捣营房，刺刀
挑开帐篷时，伪军还在梦里哼着小调；
另一路奔袭公路大桥，手榴弹精准地投
进碉堡枪眼。周少兰在混战中冲向军火
库，想点燃那堆炸药，却被惊醒的日军
发现。子弹穿透他胸膛的瞬间，他看见
仓库顶上的月光，想起儿子的虎头鞋还
在行囊里。

游击队带着缴获的 20支步枪撤离
时，周少兰的身体正慢慢变冷。多年
后，湖州西门的老人们还会说起那个夜
晚。他们不知道周少兰的名字，只记得
那晚的月亮很亮，照亮了游击队撤退的
路，也照亮了一个书生用生命写下的答
案——所谓家国，便是纵然背负骂名，
也要护它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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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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